
女经 理 的 风 采
陈乃 霞　吴 克 敬

去年5月 ，宝 鸡 的
大街 上 挂 出 了 一条 醒 目
横幅：西风酒厂 系 列产
品尝 展销。横 幅下是
一排铺 了 台 布 的 桌 子 ，
讲究 地摆 着 红 、白 西凤 、
“ 柳 林春”，“雍城”……
身穿 白 色 西装的 服 务 员
笑容 可 掬 地给围 上的 人
把盏 敬酒 。

初夏 的 风在万千市
民心 中 揿 起一片热 浪 。

“谁搞 的 ？西凤酒
敢放开叫人白尝 ！”

“ 杜 国 兰呀。”
“ 这个 女 人 ！”

杜国 兰三十六 岁 那
年，一 纸任 命，她 由 人
民街 食 品 店 一个普通的
保管 员 调 任 红 星食 品 店
当经 理。六间 平房 的 营
业室 ，十 六个营 业 员 。
营业 室破 烂不堪，售 货
员天晴 天阴 戴 着草 帽。
天晴 了 遮 太 阳 ，天阴 了
遮雨 。

“ 到 那里 当 经 理 ，算
是套 进 了 车 辕 里 ，小马
兮兮 的 ，非挣 死不可。”
有人开玩笑 地 同杜 国 兰
说。

是的 ，杜 国 兰个子
矮了 点 ，身 条 瘦 了 点 ，
但你 看到 她那一 双眼睛
时，一定 会惊 叹：那 么
明亮 。那 么刚 毅。

怎么干？最 叫 好的
手段是 ：商 店 要 有名 优
商品。以 名 优商 品 为 龙
头，带 动商 店 的 经营 。

要搞 到 名 优产 品常
常是 困 难的。杜 国兰 和
西凤 酒厂 达 成 协议 ，把
她们 店 定 为厂 子的 固定
销售 点 和 信 息 点后 ，她
还找到 了 宝鸡卷烟厂 ，
法门 寺 乳 品 厂 ，山 西
汾酒厂，东 北 葡 萄 酒
厂……

她有个 日 记 本，记
着全 国许多 食 品厂 的 名
字，厂 长 和 销 售 科长 的
名字，象一 个 神 经 网
络。

“ 顾 客 是 商 店 的 上
帝。”

为了 得到 顾 客 的 支
持，她 亲 自 拟 订 了 十几

条，印 制成 评 议 卡，上
门发 给宝 鸡 街 头 上 与 红
星有业务关系的 单 位和
个人，请 他们 做 代 表 ，
进店监督批评。一位 代
表建 议他们 对 名 烟 名 酒
明码标价，使 顾 客 心 里
清楚。杜 国 当 场让 人 去
搞。

当然 ，商店 的 主 动
权杜 国 兰是 不 会 放 弃
的。八 五年，宝 鸡 火 车
站掉头 ，商 店 听 在的建

国路不 再是繁 华地段 ，
一时 呈现 出路断 人稀 的
冷清场面。杜 国 兰没有
慌手脚 ，她 当 即 申 请给
商店 加 上了 批发 业务。
这么一来 ，八五年 他 们
的营 业 收 入还 比 八 四年
增加 了 一倍 。

1 987年，红 星食 品
店在杜 国 兰的 带领下 ，
一座装璜新颖 的 两 层营
业楼和相 连着一座七 层
家属 楼在 原基上拔 地而
起，以 其崭新的 姿态 迎
来了 更 为 烂灿 的 时 期 。

这是 怎 样一个 夜 晚
啊，杜 国 兰骑车 到 了 医
院，她感到 自 己 疲乏 极
了。大 儿子东 波 住在这
里，急性 肾盂炎 ，病 危
通知 书 三天 前就发到她
手了 ，可 正赶 上 新 营 业
楼开业。老 店 拆除 到 新
店竣 工，整 整 一 年 时
间，职工盼 星 星 盼 月
亮，做 为一 店之主 ，她
能不在 吗 ？可 是，儿 子
呢？她能 丢下儿 子吗？

“ 去 吧，我 守着 儿
子。”丈 夫说。

杜国 兰看 看丈 夫 ，
又看 看 儿 子，抹 一 把
泪，走了 。

开业准 备工作 做 了
三天。这 是 怎 样的 三天
呀，楼 上楼下的 门 窗 玻
璃、地板都要 认 真清 洗 ，
商品和柜架都要 认 真 陈
列，商 店 里老弱病 残加
起来 四 十名 职工，三十
五名 是女 同 志 ，搬搬挪

挪容 易
吗！杜 国
兰只 记 得
最后 一
天，她 站
都站 不 起
来了 ，人
跪在 地 板
上，一 抹
布一抹 布
往过擦 ，

一切总 算 圆 满结 束了 。
杜国 兰 推 开 病 房

门，疲乏 的 心不 由 提到
了嗓 子 眼。儿 子 怎 么
样？三 天 时 间 了 啊 ！她
看见 儿 子在 病 床 睡 着
了。丈夫也坐在一个 小
凳上，头伏
在儿子床边
睡着了，她
眼晴一酸 ，
扑嗒 嗒 掉下
一串 泪 来 。
她的 精 神 支
持不 住 了 ，
头一歪，就
倒在一 边的
空床上。等
她昏 沉沉睁
开眼睛 时 ，

丈夫正抱着 她 的 一 双
脚，用 小剪 刀小 心地剪
着脚 上的 袜子。三天 ，
在营 业楼 里 忙碌，她的
腿脚 了，脚 肿 了 ，肿
得透 明 了 一般，袜子粘
在上边 脱不 下来了……

杜国 兰没有说话 ，
心里只 有深深 的 歉意 。

以后 吧。以后退 休
了，一定 好 好 补 上这一
课。杜 国 兰把一个女人
的义 务 都 寄托在退 休后
了。有一天，她骑车去
宝鸡卷 烟厂，到金陵桥
头时，突 然一头 栽 倒 ，
送医 院 检 查 后，确 诊 为
心脏 病。现 在 ，她随 身
携带 着 “炸 弹”，准 备
自救 。

国事 ，家 事，万 般
事，都牵 在 她的 一颗 负
病的 心上 。

这就 是 杜 国 兰，一
个坚强 决 断 的 经 理 ，一
个柔 性似水 的 妻 子 和 母
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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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有晨
练的 习 惯 ，
我常 早起 了
去兴庆公 园
深呼 吸 。

我是 很
专心 地 去 干
这件 事的 ，
乃至 到 了 忘
我的 境地 。

今天 ，
当那歌声撞
击我 耳鼓 的
时候，我 就
再也专 心 不

起来 了 ！初 时，那声 音
象从地 下 冒 出 来 ，嗡 嗡
嗡地，继 尔 又 啊 啊啊地
扶摇直 上，有震 颤有色
彩还 有一 些压 抑的 情 感
蕴藏其 中 ，后来就 唱
了：

风在 吼
马在叫
黄河 在 咆哮
黄河 在咆 哮
河西河 东 高 梁 熟了

认真 听 ，歌子唱 得
有味，只 是 越 唱 越 跑
调，现在 进 行 曲 不 时
髦，谁 唱？我 寻 声 索
人。原 来 歌 唱 家 是一老
者，那 人 灰白 稀 疏的 头
发如衰草 任风吹沙弥 ，

瘦小 单薄的 身 躯 着 一件
蓝中 山 装，眼睑垂 吊 ，
双腮垂 吊 ，中山装 上 的

兜大 口 袋 一 样 地 吊
着，有些滑 稽 有 些 酸
沼。我 赞道：“老伯 功
底真好！”

“ 好什么？”他 反
映很 快，象考 我 似地这
么问 。

　“共 鸣好，音 质
好！”

“ 哪 里 ！我 只是 唱
着痛 快！”他一 转 身 我
才见他左 臂 下的单拐 。
他冲 我一笑：“指点指
点？”便又 唱 ：

我们 跨 过高 山
我们 越过 海 洋
我们的 队伍 向东方

我听 得 鼻 酸 眼热 ，
深深 地受 了 感 动 ，我猜
测他一定有着非凡的经
历、非凡的坎坷 。

天边有颗启明 星
启明 星落在水 中 央
我是捞月的汉 子呵
大海 里 撒下一 张 网

他情 深 意 长 地这 么
唱，唱得很 抒情，也很
悲伤。“您是对 门将军
院的 吧？”待 他 停 歇 了
我问，他摇 头不语，我
沉默不 语。后 来 他 走
了。走时 丢下几句 话 ：

“ 我 原是西北野战军文
艺工作 团 的，进军 新疆
时受伤 掉了 队，是 的 ，
掉了 队落 了 伍，可别掉
了队落 了 伍，我 的 战 友
住在对 门 的 院 里，我在
五路 口 儿烤 白 薯！”他 走
了，一 跛一拐 地 走 了 。

我踏 着 露水 朝 回 走
时，满脑子 全 是 他 的

“ 掉了 队落 了 伍”直 到
远方喇叭里 传 来混血儿

“ 溜 溜 的 他哟，他哟我
哟”的 歌 声，我 才 惊
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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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时 浩 荡 ，

去时 浩 荡 。
撼山 川 、

声威壮 ，
堪羞 损 、

江湖 深 巷 。
看华 夏 、
年年 岁 岁 ，

常有 喜 人 天
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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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车转弯 的 时候
张洁

夜色很 浓，风刮 得紧 。
列车 拐弯 了 ，首尾 翘出 ，中部

凹下，呈 月 牙形 。
一只 烟蒂，从前节窗 口 飞 出 ，

萤火 虫 似地拖 着 亮 亮的 尾 巴，飘 飘
忽忽 ，悄 无声 息 地落 入后节的 窗 内 。

这是 偶 然事件 。
车厢 里，灯光 柔 和，旅 客 安

逸。
一农 妇，独占 全座 ，横 躺 着，

鼾声 如雷，梦游姥姥 家 。
对面座 上，两 青年喝 啤 酒，啃

烤鸭，谝 锅炉 爆炸，飞机 坠毁，轮
船沉海，火车 出 轨……啤 洒 冒 泡
儿，嘴 里也 冒 泡儿 。

谝到热 闹 处，甲 突然说：“有
异味！”

乙嗅了 嗅 ，也说 有异 味 。
两人如 警犬，不用 开 口 ，跟 着

感觉走，发 现农 妇座下有一布 包 ，
四方的，火光灼灼，青 烟 袅 袅 。

炸药 包 ！没 错 。我的 妈 呀 ！
两人 大喊大叫 ，抱头 鼠 窜 。
车厢大乱。人 挤 人 、人踩 人 、

人撞 人 、人骂 人 、人打 人 ，人人 逃
命要 紧 。

农妇惊 醒，迅速 离座，竟 抱起

冒烟的 布包，跟 在众 人屁股 后
边。她要 随大 流 。

众人愕 然，撒腿 跑 得更欢 。
农妇见 状，也跑得更 欢，于是 ，
众人 拚命 前奔，农 妇穷追不 舍 ，
如狼撵羊群一般 。

“ 别过来 ！快扔！”有 人 冲
她大喊 。

“ 卧倒 ！危险！”有 人 叫 口 令 。
农妇 无所 适从 ，懵懵 懂懂 ，

猛觉 怀 中 发 烫 ，这 才 回 过 神 。她 犹
豫片 刻，把布 包撤出 窗 外 。

众人 就 地卧 倒，捂 住耳 朵 ，
屏息 静气，单 等 那 “轰 隆 ”一
声。然而，终没听到 。

甲虚 汗淋 漓 、脸色 灰 白，嗫
嚅着问 农妇，方才 扔 出 的 到 底 是
何物 。

农妇 叹 口 气，喃 喃 地叭说 ：
“ 他那 包衣裳太可 惜了。”

“ 你 怎不 早说！”甲 瞪 着 农
妇，跺着 双脚，眼珠发 红，恨 不
得将 她生 吃了 。

农妇栖惶，不 知 自 个有 啥 错
儿。

甲一指黑 沉沉 的 窗 外 ，吼道 ；
“ 知 道不？乙早 打这跳 出 去了 ！”

农妇摇 头，她仍 不 明 事 由 。
列车在 转 弯，车厢 长 长 的 ，

在弧形的 轨道上，写 下一个 巨大
的“？”号 。


